
初冬，暖阳似秋。陪报社记者
下去采访，饭后，我让记者午休会
儿，抽空驱车去荡北乡，我参加工作
就在这里。一支烟功夫，到乡政府
所在地。

眼前，过去的晴雨路变成了水
泥路，沿路一侧是丰产沟，另一侧是
新建的乡村民居。户户紧挨，整齐
划一的建筑直向路东头延伸。原
来的供销社不见了，农副产品购销
站消失了，没有丁点儿影子。正探
头探脑、左顾右盼张望，有户人家走
出一位六十开外的女人，见我随口
先扬声：“找谁呀？”

我满脸堆笑应声作答：“请
问大姐，老早的乡购销站，怎么
没有了？”

大 姐 并 不 生 分 地 回 话 ：
“噢……企业改制，所有房产、地皮
优先本站职工购买，购销站归了私
人，包括我这里三家都是沾光户。”

“这么说，您也是站上的职工？”
“是的！我进站工作才二十出

头，做出纳员，如今是退休闲人。”

我想不起这个人，她也不认识
我。我在荡北不到一年，离开这里
都几十年了。“噢……想老婆来了
媒人，想问路来了坐地虎，不要赶早
只要碰巧。向您打探一个人，他叫
蔡舜守，知道此人吗？”

“您想打探的人，是我们站长，
他去世多年了。我工作就在站长
手下，他当年五十岁不到，是蔡家庄
的社员，文化不高，古铜色四方脸，
五大三粗，不抽烟不喝酒，正直谦
和，生意场很有人缘。年轻时闯过
江湖，跑过码头，做过蛋贩子。练就
检蛋不用照光，计量不用过磅，报价
不用算盘的绝活儿。凭着这身本
事，又逢真金发光，合作化被选贤任
能的供销社看中，特招进站，上位就
任站长。这招没有改变他的起点，
却改变了他的终点。”

“大姐说话真有水平！”我惊叹
地说。

“蔡站长可谓一生都和禽蛋打
交道。招工从业，起点没变，主抓禽
蛋业务：一是收购；二是销出。销

出，少量供当地市场，大量运销上海。
就凭对蛋品稳、准、快的业务能力，一
传十，十传百，如磁石吸铁，深得四乡
邻县商民认可，无人不信、无人不服，
硬是把个小小购销站打出招牌，门庭
若市。上午专收散户蛋，下午专收贩
子蛋，起点终点都是蛋，所不同的是：
蔡站长的终点却因蛋而声名远播。如
皋、海安、上海都有信徒，信徒不称舜
守，借谐音呼之圣手。”

“奇闻共欣赏。大姐呀，乘着阳光
温柔，立谈也是谈，接着往细处说。”

“圣手，可不是徒有虚名。其绝有
三：一检蛋。不需要照光，只需过手打
圈一摇，感知蛋黄流动性，便知新鲜
度。不新鲜的黏壳蛋退货，新鲜的破壳
蛋照收。肥水不外流，破壳蛋以收购价
供当地食品厂或个人使用。二计量。
全凭眼测，大小搭配，每十个蛋无须秤
称，保准一市斤。凡运销上海的蛋，每
箱三十市斤。装箱每层三十只，用麦草
网垫隔层，十层为限，无须过磅。天长
日久，从无短斤缺两纠纷。三报价。凡
收购散户蛋，几斤几两全用心算，随检

随计重，报分量同时报钱数，不动算盘角
分不差。每天经蔡圣手过检的蛋品上
千斤，日进日销。运销上海的鲜蛋，定车
定班定时，从不放空。”

“请问大姐尊姓大名？”
“我姓杨，叫杨建雯！”
“你知道圣手二字的含意吗？”
“开始不知道，后来问了中学的丁

校长，略知一二！”
“说来听听！”
“丁校长的说法：宗教上指教主之

手，称圣手。引申义泛指有极高技能
或成就，被崇拜、有信徒、莫不叹服。
圣即是高，圣手即高明之手！”

“嗨……说得好！蔡圣手，能人
之未能。”

我对蔡舜守印象很深，分到荡北
供销社他管我，后来我忙他也忙，几乎
不联系，今天碰巧想到他，本想来看看
的，不料他却走了，算算岁数该有八十
多。我站在供销社的老地方，心有所
悟，所谓改变了终点，就是没有终点。
即便死了，不表彰、不宣传，人们依然在
心忆口传，直至永远，这就是供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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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被蒙上的时候（散文）

□程 然

圣 手（小说）

□王海波

中国古人造字源于他们对世界
的认知，凡是与人们劳动、生活关系
最密切的，所造之字占的比重就越
大，相反则轻一些。查字典，以“目”
作偏旁的字有90多个，而以“耳”作
偏旁的字只有20多个，孰重孰轻不
言而喻。听觉虽然紧排在视觉之后，
但人们显然觉得它时常不太靠谱，故
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百闻不如
一见”的说法。

说起眼睛，凡看过《西游记》的，
无不佩服孙悟空的一双火眼金睛，
那是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经过七七
四十九天炼出来的，有了这双眼睛，
孙悟空才能在取经路上，降妖除魔，
修得正果。所以，火眼金睛不仅是
孙悟空的眼睛，也是一部《西游记》
的眼睛，因为它是一双透过虚伪看
真实、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睛。对
于孙悟空来说火眼金睛比金箍棒不
知要重要多少倍，如果没有火眼金
睛，就像当今的导弹没有雷达一样，
金箍棒会打错了对象。然而，火眼
金睛只属孙悟空，取经路上的九九
八十一难，偏偏大多是欺骗与反欺
骗的斗争，肉眼凡胎的唐僧（其实猪
八戒、沙僧的眼睛和唐僧差不多）屡
屡上当受骗，告诉世人一个道理，耳
之所闻固然不可轻信，眼之所见也
未必靠得住。

是的，凡胎之肉眼制造的痛苦还
真不少。聪明如俄狄浦斯者，他可以
轻易猜出斯芬克斯之谜，使忒拜城的
人免除灾难，但是他却在路上与人发
生争斗时，一怒之下，杀死四人，其中
就有他亲生父亲忒拜城国王拉伊奥
斯，之后他被忒拜城人民拥戴为国
王，又娶了他的母亲伊俄卡斯特为
妻，然而这一切俄狄浦斯并不知晓，
等到真相大白，俄狄浦斯羞愧难当，
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这就是古希腊著
名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
王》中的故事。我一度想不通，俄狄
浦斯为什么要刺瞎自己的双眼，这个
故事如果让中国人来写，一定是让俄

狄浦斯拔刀自刎，或者投河自尽。但
是，在古希腊人看来，这是神对人的不
满和捉弄，自以为聪明的人类想挑战命
运，岂知命运是人的眼睛永远看不透
的，弄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不愿再面
对现实，只得在命运面前永远闭上自己
的眼睛。

所以，古往今来，人们总想有一双
看透世界、看穿命运的眼睛，于是，佛教
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天眼”，又称“天趣
眼”。天眼为佛教所说五眼之一，《大
智度论》中说：“于眼，得色界四大造清
净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见自地及下
地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粗若
细，诸色莫不能照。”意味天眼能看见
地上地下、过去未来、宏观微观，开天
眼就成为佛教徒追求的人生理想，天
眼难开，然慧眼可期。“慧眼”也属于佛
教五眼中的一眼，《维摩诘经》中说：

“实见者尚不见实，何况非实。所以者
何？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而此
慧眼，无见无不见。”意思是，肉眼所
见，慧眼能见，而慧眼能在肉眼不见
处，见到一切，这有些玄虚的意思，被
那英唱的那首《雾里看花》通俗化了，
歌中有那么几句：“借我一双慧眼吧，
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真真切切。”这首歌当然不是为佛
教而写，乃是阎肃先生为1993年

“3.15”晚会所作，晚会让他写一首打
假歌，结果他写了这首《雾里看花》，而
歌中的“雾”恰恰就是当时充斥于市面
的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商品之迷雾，
它们蒙骗了消费者，成为一种顽疾。
然而，经销商深知，人的眼睛是最贪婪
的，由此发展出一套号称“眼球经济”
的推销观念，谁抓住了人的眼球，谁就
抓住了购买力，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
广告应运而生，至于广告包装下的产
品质量如何，那就看你是肉眼还是慧
眼了。

总归，肉眼也好，慧眼也罢，有眼就
好。小时候做过一个游戏——蒙眼捉
人，被蒙上眼睛的人傻乎乎地伸着手，
茫然地四处摸，耳边听到的是不断逃离

的戏弄声，谁都不想做那个被蒙上眼睛
的人。所以，除非不得已，人是绝不愿
意被蒙上眼睛。眼下，我就处于不愿意
而不得已的境地。

在医院住了两天，做完所有的常
规检查，又将病房的天花板进行了长
时间的研究，并且确认白璧无瑕之后
的第三天上午，一辆手术车把我推向
手术室。一路上听着吱吱嘎嘎的车轮
声，眼睛留恋地望着走廊上方一段长
长的白，最终在一片绿的颜色下停
住。医生说，把眼睛中的脂肪脱垂物
去掉是个小手术，我相信，因为比起开
膛破肚来伤口确实小，但细想，与心、
肝、肺相比，眼睛的重要性一点不在它
们之下，可以割一个肾，切一叶肺，去一
个胆，但是眼睛是一只也不能少的，它
不仅事关视力，而且关乎形象。所以，
躺在手术台上，心里难免紧张。医生
一边说放松，一边给眼睛点药水、打麻
药，然后用一种工具将眼眶一点一点
撑开，在医生眼中我的眼睛此时一定

“瞪得比铜铃还大”，我虽然看不到，却
想起“目眦尽裂”四个字，它们出自《史
记·项羽本纪》，书中说，樊哙进入项羽
的军营，用盾撞倒卫士，“披帷西向立，
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以
表示对项羽的极度不满。我想，我体
会到了什么是“目眦尽裂”，但是医生一
定不会从我茫然无神的眼中感到极度
不满。想着，就真的放松了。眼睛虽
然睁着，却什么也看不见，耳朵就特别
敏感，听得见器械轻微的叮当声，医生
交流的低语声，还有凑近我的眼睛观
察的呼吸声。嗅觉也被激发了，时不
时闻到一丝烤肉的焦香，医生说是在
用激光焊住毛细血管。就在对烤肉的
遐想中，手术结束了，用两块纱布蒙住
眼睛，我被推出手术室。

我的眼睛拒绝了世界，或者说世
界拒绝了我的眼睛，我回到我本身，成
为一个纯粹的我，当我躺在病床上，一
些从未体验的感觉出现了。一直以
为，视觉是空间的，听觉是时间的，蒙
上眼睛才明白，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眼

睛睁着是空间的，眼睛闭上才真正进
入时间。因为，当睁着眼时，眼睛一直
在看，忙个不停，空间占据了我们的精
神，时间就被忽视了。而当眼睛被蒙
上，闻到香味，不知道是哪种花；听到
声音，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尝到味
道，不知道是什么食物；摸到东西，不
知道是什么物件。视觉屏蔽了，其他
感觉大大削弱，甚至失去了价值，随着
人的空间感的消失，人慢慢坠入永恒
的时间之流，而且因为眼睛不再忙碌
了，所有的神经和细胞就为时间所占
居，时间被抻得特别的长，病床就成了
时间之流，人在其上漂流，水流得很
慢，生命也特别的轻。这难道就是当
代人所期待的慢生活吗？

然而，更奇妙的一幕发生了。左
眼，千百扇窗次第打开，眼睛追着打开的
窗户，想要看到窗户之外的东西，但是窗
户不断打开，无穷无尽，而你永远被关
在窗户之内；右眼是千百朵次第绽放的
花朵，不是桃花或者梅花，花型较大，像
菊花或者芍药，向着眼睛扑过来，而眼
睛像个黑洞，将它们一一吸入，无休无
止。窗户和花朵一律是灰色的，冷漠而
诡异——莫非是眼睛对空间的想念？
其实不需要眼睛回答，一尿急，我就产生
了从时间漂流中赶紧上岸的需要，由此
悟出，生命是时间的，而生活是空间的。
你要撒尿却不知道洗手间在哪里，你听
到送饭的服务员在叫喊，却找不到饭盆，
你要喝水，却摸不到杯子。当你被蒙上
眼睛，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无法实现，这时
候人最需要的是另一双手，一双帮助你
的手。你睁着眼时，你不会注意别人的
手，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那双手是粗
糙还是绵软，是冰凉还是温暖，你不知
道，甚至也不想知道。但是，当眼睛被蒙
上，有一双手伸过来，给你送饭、递纸巾、
扶你如厕、牵你散步的时候，你才明白人
对另一双手有多向往、依赖和依恋。有
了另一双手，在一片漆黑的世界中，你才
不孤独，有依靠。

人生在世，有一次蒙眼的经历，
真好。

绘图 瞿溢

满眼都是蓝
长期缺氧的人
晕眩于蓝
直接醉倒

堤外是南黄海波动的蓝
堤内是东凌湖静谧的蓝
白色的海鸥
一会儿飞上海面
一会儿又滑向湖面
剪裁绸缎一样的蓝

在东凌
站在水里便有浮游的冲动

站在岸上
便有振翅的渴望
东凌蓝
把水和天化作了一色
飞翔和浮游
有时已无法区分

疲惫的心
在洁白的云朵引领下
在东凌蓝里安家
从此
与大米草一起
面朝大海
身心俱蓝

在槐花下饮酒
和白骨做邻居
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在春夜，
在腐叶铺陈的路上
从镜子中逃出来的月光，
在密林中
找到青狐掉落的皮囊

“我可以同你交换
五种颜色的草籽。
不同的雨滴经过时
你可以遇见
草根下沉睡多年的面孔。”
我可以
同你交换。
搭在夜色之上的时光之弦，
它们被风吹成星空
浩渺的虚无
我可以，一直守口如瓶
不再做一个践约的人，
也不再。
急着要去下一个城镇

冬至
昼夜之短长争上了日晷
草木偃旗息鼓

昨夜。
举着溪水点烽火的小孩
不知去了何处
我的妈妈
给黄昏捏了十二道褶皱

放入竹屉，
被老桑木烤得浑身酥软。
我跑了很远的路
才来到这里
衣襟下的心脏潮湿而疲倦

风抬着小屋
仿佛轿子摇摇晃晃。
乱世如寒塘
抱着繁星，
熬一锅杂烩汤

新雪
在一幅画前找到它。
好像它需要重新被命名
画家留在他的时空里
而那条河。
正在朝窗外
另一条河蜿蜒而去

我俯视画里的树木
满含忧愁的小路
一束光。
正在推开画框
毫无意外地射入
静谧的意义
在于它不可移动

也不必移动。
新雪在光线中静静站立
它打开翅膀又将翅膀焚毁。

它投身一条河，
又从一个人肺腑
将自己掏出
它吹乱春天的长发。
黄昏悬垂在树冠，

被妈妈走过的每条路
在风中飘摇：
新雪让人如此期待

我们谈论过无数名词之后，
忽然又想起了它
它以天人之姿闯入生活
它俯视，散落，升腾。
最后无迹可寻：
像一个浴女，
在黑暗中褪下了外袍

重生之舞
茶馆里。
抽旱烟的老人
和抽纸烟的年轻人打赌
弯过杨家弄的水流

有几个漩涡。
寺庙屋顶的梧桐树，
落完了最后一片叶子
十二月是个温暖的季节
假面舞会开始了
梳越南髻的女孩子，
刚从另一个城市来到这里

杨家弄的风雨檐，
被漩涡带去了河底
就在那天，
照片中的每个人
都分到了同一个笑脸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夕阳太美，不敢造次。”
“日落月升，万籁何其无辜。”
倘使你是被子，
在日落之前拍拍自己
尘土何其幸福。
风会追着去爱它

倘使你是落日。
再回头看一看
青苍的水田，寂寥的白鹭
还有一个坡地上
低头掘土的男人
他是我阴沉的父亲，我怕他。
从来没有拥抱过他一次

寻月记
这颗月亮
是老南瓜卧在地里；
是蒸糕刚刚出笼
是表姐，
将一张羞怯的素脸
俯向绣花架

是平原上一粒粒矮房子
是蟋蟀，
正在织的庙堂；
还有你，
在异乡拎一瓶酒
爬到山腰，
吼出来一江秋水

圆圆的，挂在天上
圆圆的，没有声音
圆圆的。细心裂肺
圆圆的。是母亲，
从暗中起身，
将客人迎进家门

寻月记(组诗)
□呆呆

东凌蓝
□刘白


